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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安 山

丝路花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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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山万安山··雪后初霁雪后初霁

11月22日，一场初雪如期而至。大雪骤落，飘

飘洒洒，虽封途堵路，却添得一幅难得的人间美景！

当雪后初霁，遥望万安山，分外妖娆。皑皑白

雪覆其上，安然静谧如同水墨画。踏步万安山，栈

道蜿蜒，亭台楼阁阡陌里，银装素裹，茫茫一片雪

地，又见万安山别样魅力。

旭日已出，初雪难寻，再赏雪景哪里去，不如

来看一下万安山的雪景吧！ （文/图 万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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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冬天，我都在等待一场雪，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最好是张岱
《陶庵梦忆》的大雪三日，人鸟声俱绝，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惟长堤
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不必西湖，不必小舟，也不必炉火和烧酒，不做张岱，我只要一个人，
一场雪。

“雪来了，门躲着，一切都很温暖，有一些事要静静地想想，一些过去
和将来的事情……”诗人于坚说，“雪睡了，夜有一个白色的枕头，寒风吹
亮了月光，十二月默默地站在街上，有些甜蜜，有些辛酸 ，有些茫然
……”

时下流行的一则微信，说40岁是个令人尴尬的年龄，谈爱情己老，谈
死又太早，和年轻人一起谈经历太幼稚，和老年人一起谈事故又太小，闲
在家无聊，出去疯怕吵。任性说你要成熟，沉默说你装深沉，时尚说你妖，
朴素说你老。觉得生活累了，刚想消极下，回头一看，上有老，还下有小。
而我，一个过了甲午年就 40岁的男人，在这岁末的微寒里，仓皇多于豁
达，茫然多于释然，心酸多于甜蜜，仿佛一个一败涂地的士兵，千辛万苦翻
过前面的山丘，才发现根本就是无人等候。多少的不甘，多少的不舍，多
少的隐忍，多少的不愿意，多少的不放弃，都化作一声叹息。可我心里明
还是桀骜不驯的年轻，咋一下子就老了呢？

袈裟未着愁多事 ，着了袈裟事更多，感情的事，说穿了就是一个人
挣脱一个人去捡，40岁的老男人，谁又是那个捡的人呢？想起了《世说新
语》王子猷雪夜访戴的事，大雪的夜，去看望老朋友，“夜乘小船就之，经宿
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
戴？”一段辜负了的情，一个擦肩而过的人，牵肠挂肚了多年，念念不忘了
多年，当真的如王子猷一样经宿方至，物是人非怎样，物非人是又怎样？
还不是乘兴而行，兴尽而返？

你赢，我陪你君临天下；你愁，我陪你醉酒天涯，不仅想起了山里的一
个朋友。选择一个温暖的冬日，我去看他。

老人 89岁了，一手的楷书静水流深，恬淡自然，丝毫不见龙钟的样
子。时令虽然已过了小寒，山里丝毫不见冬天的样子，阳光穿过枣木的栅
栏，照在身上暖暖的。栅栏外面，可以俯瞰溪水潺潺，绕过覆满青苔的鹅卵
石，从小石桥穿流而过。溪水的对岸，是种满麦苗的坡地，两头牛，一头黑
色，一头黄色，七八只羊，有山羊，也有绵羊，在啃噬麦苗。老人突然问，今
天几号了？我一愣，每天只知道上班下班，最多知道该不该双休日了，倒是
真的忘记了或者说从不曾关心过日期。我拿出手机，查了查，说已经是三
九天气了。老人点点头，又摇摇头，说，进山有十多年了，便不再言语。

下山时，老人给我写了一幅字，“澡雪而精神”，我知道，这是是《庄子·
知北游》里的句子，“汝齐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老人的意思我懂，
人到中年，如果不来一次酣畅淋漓的雪浴，就老了！

这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一件事不是闲事？再不下雪就老了，在这个
丙申年的岁末，我终于在洛阳等到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雪来。

再不下雪就老了 □ 阮小籍

在万安山野生动物园邻近发现的曹魏高等级大墓，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吸引了
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等众多单位的考古大咖
云集考古发掘现场考察、研讨，虽然对墓主身份尚未做出结论性判断，但其地位很高是
毋庸置疑的。巧的是，在其西侧不远处有一个地方，与曹魏皇室以及之后的西晋皇室、
北魏皇室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叫禹宿谷堆，与曹魏大墓隔李家寨村相望，二者直
线距离仅数里之遥。

历史有时真的很有趣。提起禹宿谷堆，当地大人孩子都能说出一段关于它的美妙
传说，知道那是大禹住过一宿的地方，是大禹战胜洪水的遗迹，但对其曾经的历史作用
却乏人知晓。

禹宿谷堆，就是我国中古时期鼎鼎大名的“委粟山”。“委”是堆聚的意思，“粟”指小
米，“委粟山”是说禹宿谷堆高高的，圆圆的，尖尖的，如同将巨量的小米堆聚为圆锥状，
实在太形象了。委粟山位于万安山主峰北麓、李村镇南宋沟村村北，是一座形状稍扁、
北低南高、近似浑圆的石质结构山丘，顶部稍平，底面周长约2000米，海拔368米。其
南部顶端雕造有石龛一孔，深2米，阔3米，门楣上题“三圣洞”字样，没有年月题记，龛
内外镌镂造像数尊，融儒、释、道三教于一体，是十分少见的。

中国古代帝王自称“天子”，他们对天地非常崇敬，祭祀天地的祀典非常隆重。从
周朝开始，天子每年冬至日要于南郊之圜（yuan）丘祭昊天上帝，夏至日于北郊之方泽
祭地祗，即如《广雅·释天》中所说，“圜丘大坛，祭天也；方泽大折，祭地也”，是远古“天
圆地方”思想的体现；同时，南郊祭天，以先祖配，北郊祭地，以先妣配，是皇帝“代天理
物、治世”的权力象征，祀典不断举行，成为强化“君权神授”的重要手段。

“圜丘”也叫园丘，为圆形，“方泽”即“泽中之丘”，为正方形，有水环绕，二者呈正南
北方向，都是古代重要的礼制建筑。简单说来，它们是明清北京城天坛和地坛的前身，
天坛即古之圜丘，地坛即古之方泽，只不过当时因物力所限，营造得比较简陋罢了。

三国时期，曹操、曹丕忙于征战，局势不稳，顾不上弄这套礼仪。《三国志》载，魏明
帝曹睿当政后，接受大臣、也是他的发小高堂隆的建议，于青龙三年（公元 235年）10
月，“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并颁布诏令，在圜丘祭祀皇皇帝天，以始祖虞舜配享；在
方丘祭祀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享；在南郊祭祀皇天之神，以武帝（即曹操）配享；在
北郊祭祀皇地之神，以武宣皇后（即卞皇后）配享。

有意思的是，曹操家世难以追溯曾祖以上历代祖先的名讳，为了以高贵的出身为
其世系罩上耀眼的光环，曹睿把始祖说成是来自上古的虞舜，四朝元老、太尉蒋济曾为
此跟他抬过杠，但他没有理睬。

曹魏政权认为，把自然山丘委粟山作为圜丘是上天所赐。洛阳汉魏故城太极殿遗
址入选 2015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从卫星地图上看，汉魏故城以太极殿为基点，
向南依次为宫城正门阊阖门、内城正门宣阳门，形成都城主干道铜驼街，向南出外郭
城，直达圜丘，构成了魏晋以及北魏洛阳城的南北中轴线。而北魏平城时期位于呼和
浩特的圜丘，以及西安市雁塔区遗存的隋唐圜丘，均为人工土筑。

既然是营建，委粟山上必然会修建台阶、祭台等一些基本设施，每逢冬至日，魏明
帝曹睿在南郊圜丘祭天，音乐演奏的是《皇矣》，宫廷舞《云和》也搬到了祭坛上，祭典结
束后，奏《维皇》；而夏至日在北郊方泽祭地时，音乐则用《天祚》，演奏《大武》之舞。

景初三年（公元 239年），36岁的曹睿英年早逝，年仅 8岁继位的齐王曹芳还是个

小屁孩儿，加之曹
氏、司马氏党争激
烈，公卿大臣们皆被
卷入，谁也没有心思
再关心郊祀，于是曹
魏以后再也没有举
行过这项活动。

到了西晋时期，
郊祀制度有了重大
变化，但委粟山作为
圜丘被沿用下来。
泰始二年（公元 266
年）冬至，“晋武帝司
马炎亲祠圜丘于南
郊，郊祀宣帝（即司
马懿）以配天，宗祀
文帝（即司马师）于
明堂以配上帝，皇太
子、皇子皆侍祠”。

又过了 200 来
年，北方游牧民族雄
起，拓跋氏入主中
原，北魏孝文帝拓跋
宏将汉化改革广泛贯彻到礼乐制度建设的方方面面。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他下
令放弃祭祀本部族崇拜的天、神，采用汉族帝王祭祀天地的仪式，圜丘祭天，方泽祭地，
以祖宗配天。翌年，孝文帝到达委粟山，测定祭天的圜丘，召集群儒商议祭天之礼。他
接受秘书令李彪的建议，提前一天在学宫中祈祷，于太庙祭告，第二天冬至，祭天于圜
丘，同时宣布大赦天下。

穿越到1000多年前，我们可以脑补一下彼时的祭典盛况：冬至日，在凛冽的寒风中，
长长的祭祀队伍从洛阳城出发，涉洛河，过伊河，一路黄土覆地，向南迤逦而来；行进到
气势磅礴的圜丘山脚，皇帝降舆（即下轿），在黄罗伞遮盖下，公卿大臣、皇亲贵戚簇拥着
皇帝拾级而上，顿时金鼓齐鸣，号角连天，色彩斑斓的旗帜与幡幢交相辉映，气氛庄严隆
重；三声静鞭后，几百人的祭天队伍有序摆开，静鞭、罡筒、兵器、旌旗、幡幢、宫扇、伞盖、
金八件等仪仗器物一一呈现；在庄严的宫廷音乐声中，皇帝带领群臣虔诚地敬香、行大
礼，祭拜上天，山下一众草根平民匍匐于地，不敢仰视，恭听祭文，山呼万岁；祭礼毕，专
业宫廷舞者开始上演祭天乐舞，有时皇帝高兴了，会诏告天下大赦罪犯……

可是，从东晋开始，随着中国政治权力中心的南移，委粟山作为圜丘祭坛就废弃
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数家石料厂围堆采石，委粟山变得千疮百孔，几乎被挖空，
山顶的石龛危如累卵，山丘浑圆的形象亦不复存在——1000多年前曾作为曹魏、西
晋、北魏皇家祭祀的遗存，繁华不再，凄凉冷落，如今已很难找到些许遗物了。

禹宿谷堆，一个神秘的地方 □ 杨群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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